捞车村土家织锦工艺及其传承考察报告二

——织锦工艺传承及其教育价值

一、考察主题与目的

通过田野调查，以获得土家织锦所存在的整个文化生活大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土家锦的产生历史、传承过程、传承方式等内容。

主要考查内容：

1．对捞车村的整个文化生活背景的了解。其中包括：村寨的地理位置、地形以及地貌；自然资源与环境；生计；交通以及住房条件；经济情况等，这部分主要是从聊天加上平时的观察得知的。

2．关于土家织锦工艺的考查（包括织锦的机器、工具、原料、图案、制织方法以及织锦现状等方面），通过参与观察以及访谈，对织锦工艺整体性的了解。主要探求织锦的动机、内容、功能、变迁等方面的内容。

3．关于土家织锦工艺的教育价值的考察，这部分是调查的重点对象。主要考察织锦工艺的传承，主要以深度访谈为主，探寻织锦的教育价值。

二、考察实施

1、时间，地点，路线（附图）：

时间：2007年7月15日——2007年7月22日

2007年7月29日——2007年8月12日。

地点：龙山县苗市镇捞车村。
2、考察人员：

王芳　 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考察
徐骏栋  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第一次的考察
3、手段：（设备，方法）

本次考察使用的设备如下：相机一部；笔记本、稿纸、笔若干；生活必备品等。本次考察综合运用访谈（深度访谈以及聊天式访谈）、参与性观察、文献、个案分析等融于一炉的田野考察。
4、对象：
本次主要考察捞车村土家文化、土家织锦工艺
5、成果形式：
（1）文字材料与音像材料：
考察期间，考察人员对当地土家族的织锦工艺，与此相关的土家日常生活、文化习俗及其织锦传承中的教育内涵进行较为全面的记录。同时，拍摄了捞车村织锦传承人的织锦片断。

（2）书面考察报告：
书面考察报告基于实地的考察感受及对考察资料的分析整理而成，详见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书面考察报告

捞车村隶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的龙山县苗儿滩镇，处在酉水河中下游与靛房河交汇处。被洗车河的其中一段捞车河隔开的正捞车村寨，其三面环水，背靠大山，交通就靠横跨此河的“拉拉渡”，遇到大水，想进的人进不了，想出的人也出不来。在这样一个交通及其不便的村寨里，早在千余年前这里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男耕女织。民间广为织麻布，织“土花铺盖”，绣花等，村寨的女子几乎人人会织。织花也就成了土家女子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在学校教育进入该地区之前，织锦无疑承载了土家族女子的教育，达到了培养人的效果。

一、丰富多彩的织锦图案——丰富的教育资源

    土家族长期生活在大山之中，大自然的美无疑成为了织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由于生活在大山里，大山中红的花，绿的叶，彩羽，朝霞，蓝天，白云，成为了她们色彩搭配的原型，并赋予了土家姑娘创作的灵感。土家织锦的花型，图案有数百种，几乎都来源于土家人民的生活之中。其中有以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为题材的“莲花”，“藤藤花”等；以日常生活、民俗风情为题材的“椅子花”、“豆腐架”等；有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以及融合了其它各民族文化影响为题材的。

织锦图案的教育作用主要体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1．通过对各种事物的观察，记忆，抽象创作，有助于智力的开发。虽然土家织锦取材于大自然，表现大自然，但是没有土家姑娘们的心灵手巧，没有她们细心的观察力和抽象能力，再美的东西也只能属于大自然，属于生活。她们在辛勤劳动中，注意观察自然界的各种花鸟草虫以及它们的色彩，用心揣摩，用心记忆，然后将所观察到的事物织进锦里。尤其是动物例如出现比较多的“四十八勾”，她们就在细心观察螃蟹的形象之下，抓住其主要特征—螃蟹的脚，从而将其抽象化并织进锦里。通过常年累月的观察，记忆等，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智力和创新能力。  
2．通过图案中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传承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土家山寨，风景秀丽，民风古淳，有独特的民俗风情。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织锦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比较重要的作用。它是土家族历史的活化石。如象征喜庆婚嫁的“老鼠嫁女”；象征白虎崇拜的“台台花”，是由虎头组成的条状锦纹，经常用于小孩的窝窝被，有辟邪的意思。当然，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图案的象征意义随着图案，在传授者的讲解下，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认同的教育。

 3．通过织锦，培养了土家姑娘的美感

作为“美”的象征的土家织锦，当然离不开美的创造。在制织的过程中，土家姑娘也逐渐培养了“美感”。按照土家族习俗，过去土家族女子从10岁左右开始学编织，直到18岁这段时间，彩织、刺绣是她们的一项家务劳动。而编织土花铺盖—“西兰卡普”又是土家妇女特有的工艺劳动．．．．．．．．那段时间似乎是把它们送进了一所艺术学校．待她们出嫁时把自己制作的“西兰卡普”搬到婆家，公开陈设任人观赏评论，似是这个学生的毕业展览会。[3]当然，土家族生在大山，成长在大山，山里人的勤劳勇敢等传统美德在织锦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织锦所用的机器—— 生活中的物理教育

 前面提到，土家织锦所用的是一种古老的腰式织机。机身长约5尺，高约2尺多，其主要部件分为滚板，综杆，踩棍，竹筘，梭罗，滚棒，篙筒，挑子，撑子，鱼儿以及绷带。[4]其构造含有丰富的物理知识。例如：综杆和踩棍由鱼儿的杠杆作用连接，双脚踏动控制，来完成经线的提升。

通过对织机的运用，土家姑娘已经能完全掌握其特点，熟练运用其杠杆原理。调查中发现，她们几乎都能画出织机的大概结构。在调查中另外一位姓彭的男子，虽然初中未毕业，织花也少，说的也不是物理专业术语，但是他也能轻易画出织机的结构，同时还一直强调织机中的杠杆原理部分。这些都表明了她们在在织锦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获得了生活中的物理知识。

三、织锦的传承方式—— 灵活的教学方法

 通过调查，土家织锦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以家庭结构为主的血缘关系的传承。织锦的传承主要是母女传承、婆孙传承、姑侄传承、姐妹传承、姑嫂传承、村人传承。织锦工艺传承的过程就是技艺的掌握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

 1．动机、兴趣的引起

传统土家织锦结合了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功能。“养女不织花，等于没养她”是捞车土家族的一句民谚。织锦的实用功能主要体现在：织锦作为结婚时的嫁妆，是衡量女性贤能的标志，也是男子选择结婚对象时的一个凭证。因为当时自己自足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家庭女性必须得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因此，在传授织锦工艺的过程中，教授者对学习者有一种迫切的希望，希望她们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在教者动机的推动下，学习者也会对其产生极大的兴趣。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学者几乎都是出于喜欢学，爱学并想学的情况下学织锦的，因此，学得快，成效也好。

2．环境的教育作用

这里的环境除了前面提到的织机以及自家盖的“土花铺盖”这些固定的物的形式的教育以外，还有家家户户都织锦的环境。调查中，当问及织锦难学吗这个问题时，一般的回答是：“平时见的多，学起来也就容易，因而不用怎么学就会了。”。以前，村寨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织锦，处处都能听到咚咚的织花声。无论走到哪家，都能看到灵巧的土家妇女熟练地织锦这一幕，而土家姑娘就是在这种司空见惯、耳濡目染的环境下轻松学得一手好技艺。

3．自由宽松的教学方法

捞车土家族的生计方式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织锦是男耕女织社会的产物。除了织锦，土家妇女还兼顾一定的农活，只有闲时才生产自家所要的织锦。因此，不管是教授者还是学习者都没有固定的时间。教和学是自主安排的，随意性很大，教授者则只有在空闲时间才教授一些经验。土家姑娘则自己练习，自己揣摩，这样就给学习者留出大量的自己学习时间，这样也就培养了学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发挥的空间。

同时，织锦是一种实践性比较强的手工艺活动。因此，光靠教授者的说是不行的，主要靠的是学习者自己的不断的练习揣摩。调查中一位姓彭的男士还说到：“织锦就像以前读书，老师教课文，要把课文背下来，老师教一句，学生读一句。不过教图样比不得教书，你教一句，他吼一句，这个主要还是靠自己去看，自己动手去做，用心去记，去揣摩，才会学会。”从他的这句话中，充分体现出了学习织锦的动手动脑双重功效。织锦主要是看着图样，想着图案，然后左右手并用的一种手工操作。这样就同时训练了学习者的手，脑，眼并用，有助于智力的开发。

从上可知，虽然织锦工艺的传承看似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教育无关，但是它作为教育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存在于生活之中。它借助天地万物以及生长发展过程来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达到了两者之间的和谐。同时，这也为教育的多样化形态以及实现途径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案例。

附：考察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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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路线：重庆——黔江——来凤——龙山——洗车——捞车——苗市——龙山——重庆

捞车位于洗车与苗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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